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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采用直流电位降法对疲劳裂纹扩展过程进行实时监测时,由于受到多种噪声干扰使疲劳裂纹扩展电位信号不准确。
为了提高其准确性与光滑性,对疲劳裂纹扩展电位信号建立基于变分模态分解( VMD)的最优光滑降噪算法,将裂纹电位信号

进行 VMD 分解后,根据各个模态分量的样本熵、相关系数和均方误差等指标,剔除裂纹电位信号中的噪声分量和对含噪的有效

模态分量进行降噪处理;然后选择合适的模态分量进行裂纹电位信号的重构,对比不同信号重构方案,选出最优重构信号;最后

对最优重构信号建立不同光滑滤波算法,通过对比光滑度、均方误差、信噪比等指标得出最优光滑降噪模型。 分析结果表明该

算法模型光滑降噪效果良好,降噪误差比为 0. 122
 

050,提高了监测信号的光滑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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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eal-time
 

monitoring
 

of
 

fatigue
 

crack
 

growth
 

by
 

adopting
 

direct
 

current
 

potential
 

drop
 

method
 

( DCPD),
 

multiple
 

noises
 

interference
 

make
 

the
 

potential
 

drop
 

signal
 

of
 

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
 

inaccurate.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stability
 

of
 

signal,
 

the
 

optimal
 

smoothing
 

noise
 

reduction
 

model
 

based
 

on
 

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ion
 

( VMD)
 

is
 

established.
 

The
 

sample
 

entropy,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mean
 

square
 

error
 

of
 

each
 

intrinsic
 

mode
 

function
 

(IMF)
 

are
 

calculated
 

to
 

eliminate
 

the
 

interference
 

source
 

in
 

the
 

original
 

signal,
 

and
 

the
 

effective
 

components
 

are
 

selected
 

to
 

reconstruct
 

new
 

potential
 

drop
 

signal.
 

Comparing
 

different
 

signal
 

reconstruction
 

schemes
 

to
 

select
 

the
 

optimal
 

reconstructed
 

signal.
 

Finally,
 

different
 

smoothing
 

noise
 

reduction
 

models
 

are
 

established
 

for
 

the
 

optimal
 

reconstructed
 

signal,
 

and
 

the
 

optimal
 

smoothing
 

noise
 

reduction
 

model
 

is
 

obtained
 

by
 

comparing
 

smoothness,
 

mean
 

square
 

error,
 

signal-to-noise
 

ratio
 

and
 

other
 

indicators.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smooth
 

noise
 

reduction
 

model
 

has
 

excellent
 

noise
 

reduction
 

effect,
 

the
 

noise
 

reduction
 

error
 

ratio
 

of
 

the
 

optimal
 

smooth
 

model
 

is
 

0. 122
 

050,
 

and
 

improves
 

the
 

smoothness
 

and
 

accuracy
 

of
 

the
 

monitoring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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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疲劳失效是许多重要安全结构破坏的主要形式之

一[1-2] ,为了能准确、定量地研究疲劳裂纹的各扩展阶段,

许多学者采用多种不同方法对疲劳裂纹扩展过程进行监

测,其中人工监测是疲劳裂纹监测中最常用的方法,但耗

时耗力、劳动密集性高、缺乏可靠性[3] 。 在采用直流电位

降法(direct
 

current
 

potential
 

drop
 

method,DCPD) 对疲劳

裂纹扩展过程进行监测[4] ,但在疲劳裂纹实时监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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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疲劳裂纹扩展电位信号是非线性、非平稳的,容易受

到多种复杂噪声的干扰,同时受到电流波动和热电势的

影响[5] ,使监测过程中的裂纹扩展电位信号不准确,降低

了裂纹电位信号的监测精度与信号光滑性,从而影响裂

纹扩展信号与裂纹长度之间的标定关系和定量分析裂纹

扩展的各个阶段[6] 。
普通经验模态分解 (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on,
EMD)算法在与有效信号混叠的噪声去除上表现不理

想,信号处理易受干扰。 同时,采用 EMD 分解时,存在频

率混淆、过包络、欠包络、端点效应等局限性;集合经验模

态分解(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on,EEMD),
互补 集 合 经 验 模 态 分 解 ( complementary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CEEMD) 等方法是对 EMD
算法的改进,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本质缺陷,同时存在

时频聚集性不高等问题[7] ;在小波降噪中,小波硬阈值降

噪后的峰形在波峰和波谷处有较多的“毛刺”,甚至部分

峰形依旧存在强噪声的干扰;小波软阈值降噪后的峰形

比小波硬阈值的峰形相对更加平滑,但依旧存在 “ 毛

刺” [8] 。 另外在采用小波变换时,目前对小波基函数和

阈值还没有明确的选择方法,它具有变异性,而且要选择

最优参数仍然很困难,基函数选择不当会造成不足或过

度去噪现象[9] 。 然而, 变分模态分解算法 ( 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ion,VMD)是一种能够自适应、非递归地

将信号分解为多个具有一定带宽和不同中心频率的本征

模态分量(intrinsic
 

mode
 

function,IMF)的方法,其核心思

想是通过构造和解决变分问题,原始信号被分解为多个

频率不同的本征模态分量[10] 。 VMD 算法求解模型最优

解时,确定各 IMF 的中心频率和带宽,使不同频率大小的

成分进行分离,有效避免了 EMD 算法中的模态混叠现

象[11-12] 。 与 EEMD 相比,VMD 以强大数学理论作为基

础,解决了其模态混叠现象和计算繁琐的缺点,噪声鲁棒

性好,去噪效果良好[13] ,而且能够克服 EEMD 解的时频

聚集性不高等缺点。
本文针对在裂纹电位信号实时监测过程中,由于受

到多种噪声的影响导致裂纹电位信号光滑性和准确性变

差,同时采用经验模态或小波算法处理疲劳裂纹扩张电

位信号时存在一定局限性。 基于 VMD 算法建立裂纹电

位信号的最优光滑降噪算法,减小噪声对裂纹电位信号

的干扰,提高裂纹监测电位信号的光滑性与信噪比,进而

获取精确的裂纹电位信号,对疲劳裂纹扩展定量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1　 最优光滑降噪算法的建立

1. 1　 光滑降噪原理

　 　 对疲劳裂纹扩展信号建立基于 VMD 算法的最优光

滑降噪算法,首先将获取到得疲劳裂纹扩展电位信号采

用 VMD 算法进行分解,得到多个频率-幅值不同的 IMF,
利用傅里叶变换计算各分解模态的中心频率,并按一定

规律依次排列。 将原始信号分解为噪声分量组、有效信

号分量组和含噪声有效信号分量组。 为了准确地从噪声

分量组中提取有效信号分量,对各 IMF 计算其样本熵,通
过熵值的大小来反映含噪的多少,其中样本熵阈值的选

取至关重要[14] ,样本熵阈值选取过大会将较多的噪声保

留下来,当阈值选取较小时会使有效信号被剔除;同时计

算各独立分量的相关系数,当相关系数大于某一设定的

阈值时,认为对应的模态与疲劳裂纹扩展电位信号形态

相似程度高,将该分解模态作为重构裂纹电位信号的模

态之一;反之,认为对应的模态与原始信号的形态相似较

差;在含高频噪声成分的 IMF 中,除了包含噪声外,还包

含部分有效信号成分,若直接将这些部分作为噪声干扰

滤除,可能会造成有效信号成分被剔除,降低了信号去噪

准确性。 因此单一通过计算各模态分量的样本熵值或相

关系数来区分有效信号分量和噪声分量是存在一定缺陷

的。 为了准确地获取合适的有效分解模态,剔除无关分

量,采用样本熵、能量、均方误差以及相关系数相结合的

方法对有效信号分量进行选取[15-16] 。 最后在含噪的有效

分量中进一步提取有用的信号,将有效模态分量和含噪

声模态分量中提取的有效信号进行叠加,重构出新的疲

劳裂纹扩展电位信号,对重构好的裂纹电位信号建立不

同光滑滤波算法,对比得到最优光滑降噪模型,从而得到

光滑性较好的裂纹信号,其原理如图 1 所示。

图 1　 最优光滑降噪流程

Fig. 1　 Flow
 

chart
 

of
 

optimal
 

noise
 

reduction
 

algorithm

1. 2　 变分模态分解

　 　 对于疲劳裂纹扩展电位信号这类非线性、非平稳的

信号来说,将其进行 VMD 算法自适应分解,可将原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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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扩展电位信号分解为多个本征模态函数 uk,其主要思

想是构造和解决变分问题[17-18] 。 则可得到变分约束

问题:

max
uk,wk

∑
K

k = 1
‖∂t δ( t) + j

πt( )·uk( t)
é

ë
êê

ù

û
úú·e

-jwkt‖2
2( )

∑
K

k = 1
uk = f

ì

î

í

ï
ï

ï
ï

(1)

式中:uk = {u1,u2,…,uk } 为各模态分量;wk = w1,w2,…,
wk 为各模态分量中心频率;􀆟 t 为对函数求时间的偏导

数;δ( t)为单位脉冲函数。
为了解决上述变分约束问题,引入拉格朗日乘数

λ( t)和 α 二次惩罚因子。 α 为足够大的正数,可以用于

确保在高斯噪声存在情况下信号的重构精度;λ( t)用于

保证约束条件的严格性;同时引入增广拉格朗日函数 ξ,
可以将约束问题转化为非约束问题。

ζ(uk,wk,λ) = α∑
k

k = 1
‖∂t δ( t) + j

πt( )·uk( t)
é

ë
êê

ù

û
úú e

-jwkt‖2
2 +

‖f( t) - ∑
K

k = 1
uk( t)‖ + 〈λ( t),f( t) - ∑

k

k = 1
uk( t)〉 (2)

式中:α 为惩罚因子,λ 为拉格朗日乘子。
然后利用傅里叶变换、乘子算法交替方向求解上述

变分问题,并通过交替更新
 

ûn+1
k (w),wn+1

k ,求取上述增广

拉格朗日函数的最优解,则求得:

ûn+1
k (w) =

f̂ (w) - ∑
i≠k

û i(w) + λ̂(w)
2

1 + 2α(w - wk)
2 (3)

wn+1
k =

∫∞

0
w‖ûk(w)‖2dw

∫∞

0
‖ûk(w)‖2dw

(4)

式中: ûn+1
k(w)、f̂ 、λ̂ 分别表示 un+1

k 、f、λn+1 所对应的傅里

叶变换。
满足给定条件 e 时迭代停止,并由此得到最终模态

分量 ûk 及对应中心频率 wk。

∑
K

k = 1

‖ûn+1
k -ûn

k‖
2
2

‖ûn
k‖

2
2

( ) < e (5)

1. 3　 样本熵

　 　 对 VMD 分解后产生的 IMF 进行样本熵计算,可以将

IMF 划分为含噪声较高的分量、含噪声较小或几乎不含

噪声的特征信号分量[19] 。 对于一组时间序列{ u( i),
 

1≤i≤N},首先一组 m 维的空间向量 Y(1),
  

Y(2),…,
 

Y(N-m+1),
 

Y( i)= {u( i),
 

u( i+1),…,
 

u( i+m+1)},
然后计算 Y( i)与 Y( j)之间距离的最大值:

d[Y( i),Y( j)] = max
k = 0,…,m- 1

( | y( i + k) - y( j + k) | )

(6)

式中:r 为允许偏差,即阈值。
对于 i(1≤i≤N-m-1),计算 d<r 的数量及与距离之

比 Cm
i ( r) ,然后计算其平均值:

φ( r) m = 1
N - m∑

N-m

i = 1
Cm

i ( r) (7)

当 M = m+1,重复上述步骤得到 Cm+1
i ( r) ,φm+ 1( r),

则样本熵为:

SampeEn(m,r) =lim
N→∞

φm+1( r)
φm( r){ } (8)

重构 m 维数一般取值为 1 或 2,优先选 2,阈值大小

一般选择[20] :
r = (0. 1 ~ 0. 25)Std(date) (9)

1. 4　 滤波算法光滑度

　 　 两条曲线 P( t) 和 Q( t) ( 0≤ t≤1)。 如果组合点

P(1)或 Q(0)达到相同的曲率:

Kp(1) =
p··(1)

[1 +P·(1)]
3
2

= | Q(1) |

[1 +Q·(1)]
3
2

= KQ(0) (10)

得到:

P··(1) ≈ P(1 - 2h) - 2P(1 - h) + P(1)
h2 ,

Q··(0) ≈ Q(2h) - 2Q(h) + Q(0)
h2 (11)

结合上述两个方程,采用左右导数定义的方法,定义

了在 x= x0 处的滤波器曲线 f(x)的平滑度:
SN x = x0

= f(x0 + 2h) - f(x0 - 2h) -
2[ f(x0 + 2h) - f(x0 - 2h)] (12)
式中:h 是采样步骤。

根据定义,点 x0 的平滑度接近于 0 意味着曲线的点

x0 的邻域更平滑[21] 。

2　 试验分析与裂纹电位信号处理

2. 1　 疲劳裂纹扩展电位信号的获取

　 　 在采用电位降技术获取疲劳裂纹扩展信号过程中,
首先对试验试样通入恒定电流,当裂纹继续增大时,金属

试样的电阻就会发生变化,裂纹两端的电势也会随之变

化。 通过预先校准裂纹长度与电位降之间的关系,就可

以测量裂纹长度[22] 。 电位降法分为 DCPD 法和交流电

位降法(alternating
 

current
 

potential
 

drop
 

method,ACPD)。
其中 DCPD 法具有监测精度高和连续监测的优点,但其

抗噪声、抗干扰能力相对较差。 本文使用直流电位降法

对疲劳裂纹扩展电位信号进行监测获取。 在直流电位降

法中采用四探针法进行电压的测量,实验设备包括 PLD-
50 动态疲劳拉伸实验机、恒流源 6611C、纳伏表 34420A、
数据采集单元 34970A 和 PCI-GPIB 卡等设备。 试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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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 304 奥氏体不锈钢 0. 5 T-CT 试样进行研究,试样及

夹具根据美国实验及材料标准学会 ASTM
 

E399 标准加

工设计,试验过程中保证试样与夹具之间的绝缘,监测设

备选用是德科技的配套监测系统。 恒流源电流输入为

0. 5
 

A,输出时保持在恒流模式,采集单元采集频率为

2 次 / s,监测时保证在室温状况和采集环境干扰较小下

进行,试验过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疲劳裂纹监测平台

Fig. 2　 Fatigue
 

crack
 

monitoring
 

platform

2. 2　 最优光滑降噪模型

　 　 计算不同 K 值的最小巴比特距离(Bdmin ),当 K = 7

和 K= 8 的 Bdmin 小于阈值 0. 001 时,会发生过度分解现

象,如表 1 所示。 因此选择 K = 6 作为最优模态参数 K,
其中心频率分布如图 3 所示。 频率-幅值如图 4 所示,设
置惩罚因子 α= 2

 

000 和带宽 = 0 时,将原始电位信号分

解为 6 个模态分量和 1 个余项,如图 5 所示。
表 1　 不同 K 值的 Bdmin

Table
 

1　 Bdmin
 for

 

different
 

K
 

values

K / 2 3 4
Bdmin / 0. 006

 

3 0. 006
 

5 0. 005
 

2
K 5 6 7 8

Bdmin 0. 008
 

7 0. 011
 

7 0. 000
 

0 0. 000
 

0

图 3　 各模态中心频率分布

Fig. 3　 IMFs
 

central
 

frequency
 

distribution

图 4　 频率-幅值图

Fig. 4　 Frequency-amplitude

图 5　 信号的 VMD 分解结果

Fig. 5　 The
 

VMD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signals

　 　 对疲劳裂纹扩展电位信号原始数据进行变分模态分

解后,分解出频率-幅值不同的 6 个模态分量,分别计算

各个模态分量的样本熵,由于单一的运用样本熵或者其

他单一指标作为判断各模态分量是否参与信号重构的方

法存在一定缺陷,因此在有效信号分量和样本熵选择过

程中,为了选择更加合适的有效信号分量和样本熵的大

小,通过结合各分解模态的均方误差、相关系数、能量等

多个判断指标,从多个不同角度更加合理地反应各分解

模态与原始裂纹扩展信号存在的关联性大小。 如图

6(b) 所示, IMF3、 IMF4、 IMF5、 IMF6 的相关系数大于

IMF1、IMF2,说明分量 IMF3、IMF4、IMF5、IMF6 与 IMF1、
IMF2 相比,其与原始信号的接近程度越高,但无法比较

准确区分噪声信号和有效信号,因此同时通过计算 6 个

模态分量的样本熵来判断噪声信号分量和有效裂纹信号

分量,设定合适的阈值,将噪声分量与有效裂纹电位信号

分量区分开来。 有效裂纹电位信号的样本熵较小,噪声

信号分量样本熵较大[23] 。 在信号重构过程中,设置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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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值大小为 0. 2。 在图 6 中,对于 IMF2 来说,其均方误

差较大、样本熵远大于阈值 0. 2 且能量较小,说明其与原

始信号的偏离程度较大,同时 IMF2 在所有分量中其偏离

原始信号程度最大,所以在信号重构过程将 IMF2 进行舍

弃。 对 IMF4,IMF5,IMF6 来说,样本熵在 0. 2 以下,相关

系数较大,均方差较小,所以将其作为有效信号分量组,
直接参与信号重构;对 IMF3 来说,其均方误差、样本熵和

相关系数相对较大说明其是含噪声的有效信号分量,所
以对其进小波包降噪,降低其噪声含量。 小波包降噪处

理过的 IMF3′加入信号重构分量组中进行信号的重构。

图 6　 各分解模态指标

Fig. 6　 IMFs
 

analysis
 

indicators

　 　 但对于 IMF1 来说,虽然其样本熵小于 0. 2,但其均

方误差较大,相关系数和能量指标较小,如图 6 所示。 通

过上述几个指标难以判断是否剔除 IMF1,为了更加合理

的判断 IMF1 是否参与信号的重构,需要对比不同的信号

重构方案。 通过比较不同重构方案的信号,判断了 IMF1
是否参与信号的重构和得到最优的信号重构组,其重构

方式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的信号重构方案

Table
 

2　 Different
 

signal
 

reconstruction
 

schemes

信号重构方案 IMFs
重构信号Ⅰ IMF1,IMF3,IMF4,IMF5,IMF6
重构信号Ⅱ IMF1,IMF3′,IMF4,IMF5,IMF6
重构信号Ⅲ IMF3,IMF4,IMF5,IMF6
重构信号Ⅳ IMF3′,IMF4,IMF5,IMF6

　 　 计算可以得到不同重构信号与原始信号之间的比较

图,如图 7 所示。 通过对比含 IMF1 的重构信号和不含

IMF1 的重构信号可以明显的看出,其中含 IMF1 的重构

信号光滑性较差,与原含噪信号接近程度较高,因此在信

号重构过程中将 IMF1 分量舍弃;同时可以看出含降噪后

的 IMF3′的重构信号的光滑性要比含 IMF3 的重构信

号好。
为了定量判断不同重构信号的光滑度,计算了不同

重构信号的均方误差,若某一重构信号与原含噪信号之

间的均方误差越大,其越平滑,说明重构信号越远离原含

噪信号;反之,重构信号越接近原含噪信号,平滑度差;同
时,为了定量判断不同重构信号的去噪效果,计算了不同

重构信号的信噪比,信噪比越大,去噪效果越好;反之,去
噪效果较差。 结合不同重构方案的均方误差和信噪比,
如表 3 所示和不同重构信号与原始信号之间的比较图,
如图 7 所示,可以得到利用 IMF3′、IMF4、IMF5 和 IM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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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信号重构方案的比较

Fig. 7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signal
 

reconstruction
 

schemes

重构裂纹电位信号,其平滑度和去噪效果良好,重构信号

Ⅳ为最优重构信号组。

表 3　 不同重建方案的均方误差和信噪比

Table
 

3　 Mean
 

square
 

errors
 

and
 

SNR
 

of
different

 

reconstruction
 

schemes
信号重构方案 均方误差 信噪比

重构信号Ⅰ 6
 

757. 308 5. 831
重构信号Ⅱ 7

 

217. 425 8. 602
重构信号Ⅲ 7

 

697. 351 12. 241
重构信号Ⅳ 7

 

857. 915 14. 784

　 　 通过上述讨论可知,采用重构信号Ⅳ作为裂纹电位

信号的最佳重构信号组。 对重构信号Ⅳ建立光滑滤波算

法,提高其信号的光滑性,为计算裂纹扩展速率奠定基

础。 对比不同的降噪模型光滑度、均方误差、信噪比得出

最优光滑降噪模型。 对重构信号 S( n) = IMF3′+IMF4 +
IMF5+ IMF6 +R,构造不同的光滑滤波算法,如式( 13)
所示:

LB1 =S(n) -IMF3
LB2 =S(n) -IMF4-IMF3

LB3 =S(n) -IMF5-IMF4-IMF3
LB4 =S(n) -IMF6-IMF5-IMF4-IMF3 (13)
通过编程计算不同光滑滤波算法的降噪均方误差、

光滑性和最优光滑降噪目标函数,当降噪偏差均方差

(MSE f)的值越小时,降噪信号与原始信号相似度越接

近;当滤波算法的光滑性(SMSE f)的值越小时,目标函数

值[F( f) min]越小降噪效果和光滑性越好[24] 。 由此可得

约束条件:

约束条件
min{MSE f}

min{SMSE f}{ (14)

则可以建立疲劳裂纹扩展电位信号滤波算法目标

函数:
F( f) min = min{φMSE f + (1 - φ)SMSE f} (15)

式中:φ 为信号曲线降噪均方误差权重系数,1-φ 为信号

光滑性指标权重系数。
根据上述公式将重构好的疲劳裂纹电位信号进行编

程计算,通过对比不同算法的相关性、光滑性、目标函数

等指标,找出最优光滑降噪算法和降噪后的最优光滑疲

劳裂纹扩展电位信号,得到不同滤波算法与原始信号对

比图,其结果如图 8 所示。 计算不同权重系数组合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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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目标函数值,得到了最优权重系数组合和相应的算法。
当权值系数设置为 φ = 0. 3、 1 - φ = 0. 7 时, 目标函数

[F( f) min]具有最小值时,最优算法为 LB3。 结果如表 4
所示。

图 8　 不同平滑降噪算法的比较

Fig. 8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smooth
 

noise
 

reduction
 

algorithms

表 4　 权重系数、目标函数及最优算法

Table
 

4　 Weight
 

coefficient,
 

objective
function

 

and
 

optimal
 

algorithm
权重系数

(φ,1-φ)

目标函数

F( f) min

最优算法

LB
(0. 1,0. 9) 0. 187

 

5 LB4
(0. 2,0. 8) 0. 230

 

3 LB4
(0. 3,0. 7) 0. 177

 

1 LB3
(0. 4,0. 6) 0. 214

 

6 LB3
(0. 5,0. 5) 0. 217

 

8 LB3
(0. 6,0. 4) 0. 232

 

7 LB3
(0. 7,0. 3) 0. 239

 

7 LB3
(0. 8,0. 2) 0. 246

 

3 LB2
(0. 9,0. 1) 0. 262

 

6 LB2

　 　 同时计算出不同算法的 MSE f、SMSE f、F( f) min 等指

标,其计算结果如图 9 所示,对比上述多个指标可得,LB3
算法有最优降噪效果。

为了定量分析各滤波算法的降噪效果,通过引入降

噪误差比公式来计算不同滤波算法的降噪误差比[25] :

图 9　 不同的算法模型指标

Fig. 9　 Different
 

algorithmic
 

model
 

indicators

dnSNR = 10lg
P′s
P′n

(16)

式中: dnSNR 为降噪误差比, P′s 为含噪信号功率, P′n 降
噪误差功率。 降噪误差比越大,说明降噪效果越差,信号

降噪后越接近含噪原信号。 反之,降噪误差比越小,降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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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越好,降噪信号远离含噪原信号[26] 。 通过公式可计

算得不同滤波算法降噪误差比。 不同算法的降噪误差比

对比结果如表 5 所示。 可得其降噪效果 LB3>LB4>LB2>
LB1,因此 LB3 有最优降噪效果。

表 5　 不同滤波算法的降噪误差比和相关系数

Table
 

5　 Noise
 

reduction
 

error
 

ratio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different
 

filtering
 

algorithms
算法 降噪误差比 相关系数

LB1 4. 453
 

104 0. 882
 

1
LB2 2. 388

 

186 0. 913
 

7
LB3 0. 122

 

050 0. 996
 

3
LB4 0. 484

 

203 0. 940
 

2

　 　 对比不同算法模型的降噪均方误差、平滑度、降噪误

差比和最优平滑降噪目标函数,可以得到 LB3 算法下的

最优平滑降噪信号。 为了更好的说明在 LB3 算法下光滑

降噪前后的效果,通过试验获取了另一组原始裂纹信号

数据,如图 10 所示,其光滑性与信噪比更差。 将原始信

号Ⅱ通过 LB3 处理后,其光滑降噪处理效果,如图 11
所示。

图 10　 原始信号Ⅱ
Fig. 10　 Original

 

signal
 

Ⅱ

图 11　 最优光滑降噪信号Ⅱ
Fig. 11　 Optimal

 

smooth
 

noise
 

reduction
 

signal
 

Ⅱ

3　 结　 论

　 　 本文采用变分模态分解对含多种噪声的疲劳扩展裂

纹电位信号建立最优光滑降噪算法,将疲劳扩展裂纹电

位信号分解成若干个本征模态函数分量,对各分量求解

其样本熵、均方误差、相关系数等指标,剔除出噪声信号

分量,保留有用信号分量;然后对保留下来的信号分量进

行重构,得出噪声含量低的重构信号。 通过建立 4 种不

同的光滑滤波算法,对重构信号建立最优光滑降噪模型,
同时计算了不同滤波算法的均方误差、光滑性等指标,选
择出最优光滑降噪模型。 在算法 LB3 中取得最优光滑降

噪模型,且其降噪误差比为 0. 122 050,为疲劳裂纹的进

一步定量分析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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